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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市场，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可能——让电

影这门舶来的艺术，能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并讲述

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故事。

孤岛时期，电影人的风骨

如果说 30 年代之前的上海电影更多展现的是商业活

力，那么接下来的十年，尤其是在那段被称为“孤岛”

的特殊时期，上海电影人则向历史证明了他们的风骨。

1932 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的炮火摧毁了闸

北的许多电影片场。国难当头，单纯的娱乐似乎显得不

合时宜。以夏衍、田汉、阳翰笙为首的左翼文化人，敏

锐地意识到电影作为“最有力的大众媒介”的启蒙力量。

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加入或影响各大电影公司，开启了中

国电影史上一段独特的“左翼电影运动”。

这一时期，电影人不再满足于才子佳人或神怪武侠，

而是将镜头对准了这座城市最真实的一面——在摩天大楼

阴影下挣扎的码头工人、失业的知识分子、被侮辱与被损

害的女性……1934年的著名影片《渔光曲》，讲述了渔民

家庭的悲惨命运，不仅创下了连映84天的纪录，更在莫

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荣誉奖”，成为中国第一部获得国

际荣誉的影片。它的同名主题曲，“云儿飘在海空，鱼儿

藏在水中”，传唱大江南北，成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导演袁牧之在1937

年拍出的《马路天使》，

至今看来仍是华语电影的

巅峰之作。影片开场那个

著名的长镜头——从阁楼

摇下，穿过弄堂，展现出

一幅生动的市井浮世绘，

其调度之纯熟完全不逊于

同时期的好莱坞。

电影背后，1937 年

人们不知道，这些光影将会风靡一整个世纪。

彼时的上海是名副其实的“冒险家乐园”，华洋杂处，

资本涌动，任何新奇的事物都能在这里找到生长的土壤。

1911 年 6 月 24 日，西班牙人雷玛斯在上海虹口建造

了虹口大戏院。1922 年，张石川、郑正秋、周剑云等五

人，凑了1万元银洋，创办了著名的“明星电影公司”——

名字里充满了野心。起初，公司办公室就设在一家旅馆

的客房里。但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他们拍出了大

为卖座的故事片《孤儿救祖记》。这部电影的成功，还

确立了中国早期电影“影戏合流”的传统——用戏剧化

的情节，承载社会教化与伦理关怀。

很快，上海的商业基因迅速为电影艺术搭建起了初

始工业框架——但杜宇的“上海影戏公司”、邵醉翁的

“天一影片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竞争带来了繁荣，

也带来了中国电影的第一次“类型化浪潮”。

当时，“天一”主攻更受市民欢迎的古装片和民间

故事，其开山之作《立地成佛》大获成功。而“明星”

也不甘示弱，在1928年推出了石破天惊的《火烧红莲寺》。

这部融合了武侠、神怪、奇情的影片，在短短数年内连

拍 18 集，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最早的“IP”系列电影，

也开启了武侠片这一延续至今的强大类型。

有了片厂，有了类型，还需要造梦的明星。当时上海

的媒体生态也为明星的诞生添了一把薪火——《良友》《申

报》等画报与报纸成了天然的造星工厂。一个名叫阮玲玉

的16岁少女，在报考“明星”时还显得胆怯生涩，不过

几年后，她却成了整个时代的悲剧符号。她在《神女》中

饰演忍辱负重的妓女，在昏黄路灯下茫然游走的背影，无

需一句台词，便足以让后世的观众心碎。她与“电影皇后”

胡蝶，一位灵动娇媚，一位温婉端庄，共同定义了中国第

一代女明星的标准。当年，她们从服饰发型，到一颦一笑，

都被放大在画报上，成为全城女性模仿的对象。

可以说，站在 20 世纪初的那片电影旷野上，是上海

以其灵敏的商业嗅觉、市民社会的活力和中西交融的视

野，为中国电影完成了从无到有的一跃。它提供了资本、

全球电影人来上海。

《一江春水向东流》。


